
 

白泉在留言中告诉洪建民说：地球已经被人类自

己污染了，如不加以节制，溪流江河湖泊海洋，在不

久的将来就要变成死江、死河、死湖、死海，可再造

江河湖海，是不可能的。我发现了重逢定理，你拿着

它，继续推演，可以推导出相应的公式，制成计算尺，

甚至可以制成计算机应用软件。当然，制成计算机软

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逐步实现

让清水和河流相逢的白泉从新洗水计划。在定理的基

础上，还可以推导出八大区域，即：蓝天、甘泉、丽

焰、雷电、林涛、碧水、青山、厚土。这八个区域可

以周流往复、辐射叠加、同期推荡、相互印证，又各

有权值；我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病，几乎无药可医，

退休后想去清凉山自然疗法学院，尝试无药治疗，或

许可残喘余日。我将不久此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我死不足惜，可是人类这个庞大的家族，灭绝了，这

才可惜呢！农药兽药禽药鱼药以及其它食品添加剂的

大量使用将会危及河流，也一定会危害人的健康。加

之全世界范围的大小战争以及为战争而生产的各种武

器弹药，尤其是核弹核武这类大型杀伤兵器的出现，

都在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他读了这样的话，以为是危言耸听，也没怎么放

在心上，只是像复印机一样，扫描下来。万没有想到，

南珠儿却毫不犹豫地说：“老师这话说得像启示录一样

美妙。”因为这句话，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愿意搭理她。

他以为她随声附和，或者言不由衷，有为人虚伪、说

假话的嫌疑，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向白泉老师建议南珠

儿做他的助手。在心里又特别的烦南珠儿。不过，南

珠儿必竟是他向白泉老师建议请来的助手，他实在是

难于启齿，始终没好意思对她说：“我烦你。” 心里想，

离了你，我照样能实现老师愿望，这个不说真话的南

珠儿，我可得离你远点。 

毕业时，也没告诉南珠儿他的去向。他觉得既然

学的是水净化，就该和水结缘，到江河湖海的水边去

工作，也不枉白泉老师收他为关门弟子的厚爱。他是

这样想的，也就这样做了。他谢绝表哥让他去北京黎

明净水器厂工作的美意，踌躇满志地来到海洋市水务



局。南珠儿本来已在南京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师范

学院辅导员。当听袁渴望说洪建民去了海洋市，居然

把工作辞了，也来到海洋市，摇身一变，成了都市日

报的记者。不过，洪建民听说后，还是不想理她。 

开始，洪建民的工作是在海洋市东大河水库，负

责净水池的管理。对他来说，这份工作不但有趣，而

且还十分得心应手，让他有更充裕的时间研究和推演

白泉重逢定理。这期间，他为了了解海洋市水资源的

具体状况，利用节假日跑了九大水库。他发现，在群

山峻岭之中，每个水库里的水都十分有限。就像一只

小碗的碗底，剩下了一汪水，在紧巴巴的，看着他发

呆。这让他感到，这些水库十分像身患重病的白泉老

师，存在着严重的供水不足。他有些焦急。 

东大河水库地处荒山野岭。他以为南珠儿不会看

上这么荒凉的地方，始终也没好告诉她。可是，不久

南珠儿就知道了他的准确坐标，并且登门造访。有一

天，他正在赶写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城市供水

的误区与远期战略》。这时，有人敲门了。洪建民开门

一看，没想到居然是南珠儿来了，赫然立在门口：一

张灿烂的笑脸，像花儿一样照亮他黑色的眼睛，忽然

光芒四射。 

“洪哥，你到了这里，怎么不告诉我一声，让我四



处找你，找的好苦。”南珠儿抱怨说。 

“这儿太沧桑了，我怕你见了讨厌，你看，这里不

是蛤蟆，就是蚊子的。” 他假惺惺地说。 

“可是，你也不想想，白泉老师还在等你的成果

呢。” 

这时洪建民看见有一只肥硕的大花脚蚊子，吸饱

了血安宁地趴在墙上，用手指了指说：“你看，我的血

正在他的肚子里繁衍后代呢。” 

南珠儿笑了笑，说：“这我见过，海洋市有很多这

样好看的蚊子，很可爱的。” 

南珠儿乐观达人的态度，让他十分生气。不过他

喜怒不形于色，南珠儿愣是一点也没看出来。观赏完

蚊子之后，南珠儿大大方方坐了下来，象百合花一样

看着他；灿烂的笑着。洪建民终于被南珠儿的坦诚感

染了，放下手中论文，又开始白泉重逢定理的推导。 

白泉重逢定理，当时只有一条。它是这样表述的：

在路口，你们相遇，他（她、它）可能与你同路相向

而行，也可能向其他方向，甚至向相反方向与你相悖

行走；当你返回时,与他 （她、它） 在原点（或交汇

点）重逢，那么，则证明你们所用的时间长度相等。 

公式也极其简单：  

  



即：Wt：Tt=1乘 n的2次方 

  

洪建民仔细研究数日，始终没有进展。说实在的，

这条定理和这个公式看上去也不复杂，怎么也想象不

到有什么拓展玄机。他为此很苦恼，常常独自对着这

个定理发呆。南珠儿却感到这里面有着极其深刻的内

容，并且一定有规律可循。她一脸轻松地对洪建民说：

“白泉老师决不会骗你，在我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

面，既然老师说了，至少可以推导出十条定理，那么

根据一阴一阳为之道的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它

们一定是五五相对的，我如果猜得不错的话，一定是

一和二相对应，同理可推至九和十相对应，你想想是

不是这个理呢？”  

南珠儿这句话让洪建民很高兴。这可能是他们认

识以来，唯一让他感到有点意义的推断。于是洪建民

说：“对呀，逆势思维，渐行渐进，这个问题我不是没

想到，可是我始终怀疑我的假想是否准确。” 

南珠儿说：“在没有任何其它好的方案出现以前，

我们不妨先试试。” 

结果不出所料，当天就推导出第二个定理。他们

高兴得立即欢呼起来。他甚至把南珠儿搂在怀里，抱

住，在屋里旋转起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南珠



儿的脸上亲了一下。南珠儿也吻了他。尽管南珠儿1.65

的身高，可能是洪建民长得实在有点高的原因，南珠

儿吻的不是他的脸，而是他的脖子。吻得十分用力。

其结果是在洪建民的脖子上狠狠咬了一口。让洪建民

感到很痛，他不能不大叫：救命呀！这一叫不要紧，

把在机房值班的王纪中惊动了，他以为隔壁出现了命

案，跑过来，脸贴在窗户看过来，高声问，怎么了？ 

洪建民赶紧松开南珠儿，跑到外面告诉他，什么

事儿也没有，今天我休息，南珠儿过来帮我推导白泉

重逢定理，有了新发现，一高兴有点忘乎所以。 

在王纪中回头准备进机房的瞬间，还是发现，他

脖子上的血，滴了下来。惊讶地问，你的脖子怎么出

血了？ 

洪建民十分镇定地说，给蚊子咬的。 

王纪中将信将疑的回值班室去了。洪建民回到宿

舍的时候，南珠儿正坐在那儿哭呢。 

洪建民温和地问，南珠儿，你怎么哭了？ 

南珠儿极其哀婉地说，小时候，被顽皮的3岁小男

孩咬过一次，自那以后，我长这么大，至今还没被人

亲过，现在给你吻了，我将来怎么见人呢？ 

他说，我也没用力呀，你看，咬哪不好，偏偏咬

我的脖子，像头母狮子，把我都咬出血了，刚才小王



见了，还问呢，幸亏我反应快，说是蚊子咬的，要是

说你咬的，他会以为你要谋杀我呢。 

南珠儿一脸委屈地说，俺这不是第一次吗，没经

验，不知咬哪儿好，看着脖子方便，就咬了一口，谁

知你的脖子这么不劲咬，一碰，血就出来了。谁谋杀

你了？ 

 “不过，我希望下次咬，还是咬脖子好。” 洪建

民笑着说。  

 “我咬你，可不是因为你长得英俊帅气，我是为

白泉重逢定理才咬你的。” 南珠儿说这话时语气十分

柔和。 

 “应该说，你是为了地球，才咬我的，我代表全

人类向你致谢。” 洪建民庄重地说，还给南珠儿深深

地敬了个鞠躬礼。 

南珠儿就用两只绵软的拳头打他，说他讨厌，还

说他坏；他感到舒服极了。 

  

他们一顿捶打之后还是不能尽兴。洪建民又把南

珠儿抱起来，在屋里尽情的旋转着，呼喊着，高唱着。

在喊了，唱了之后，他把南珠儿放在了床上，开始掀

南珠儿的裙子了。可是机房的王纪中又来了。这回他

变换了方式，不再趴窗户，改为敲门了。当！当！当！



宿舍的铁门响了。洪建民赶紧从床上下来，系好了衣

扣，说：“来了！谁呀？” 

南珠儿也从床上爬了起来，迅速把扣子系好，还

提了提裙子。这时听门外的王纪中说：“洪哥，我来给

你送创可贴来了。” 

洪建民打开门，接了创可贴，说：“谢谢你，就是

给一只小蚊子咬了，不碍事的。” 

王纪中说：“这里的蚊子毒性可大了，搞不好就会

感染，奇痒难忍，要小心啊！” 

洪建民说：“谢谢你！你也要小心啊！” 

王纪中转身回去了。洪建民关好门回到屋里，把

创可贴放在书桌上，对南珠儿笑着说：“王纪中不是有

意的，多理解啊！” 

南珠儿说：“我感谢还来不及呢，也不征求我的意

见，就掀我的裙子，一点尊严都没有，是不是有点鲁

莽呢？” 

洪建民说：“白泉重逢定理的推演有了重大进展，

我也是有点惊喜若狂，对不起啊！” 

“你惊喜若狂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跑到我的裙子

上狂什么？”南珠儿说：“我们还不能高兴得太早，这

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很长的路在等着我们呢！” 

洪建民终于静下来，与南珠儿全神贯注的向第三



条定理出发了。 

  

吃午饭的时候，洪建民去食堂要了两份饭：一份

是南珠儿爱吃的酸菜鱼，而他自己要的则是蘑菇炒白

菜。南珠儿吃得津津有味，感到今天的饭菜不但好吃，

而且情意绵绵。洪建民看着她的吃相，觉得南珠儿还

是蛮可爱的。南珠儿看出洪建民在研究她，问，你在

想什么？ 

洪建民犹豫了一下，说，南珠儿，白泉老师曾经

说，他发现了谁也没有说出的秘密，能是什么呢？ 

南珠儿眯缝着眼睛，诡秘地笑着，说，能是什么

呢？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还说，到时候会有人告诉我，你说这人能是谁

呢？” 

 “老师不是告诉你，到时候有人会告诉你吗？你

急什么呢？” 

洪建民听了，心里烦躁起来。他十分了解南珠儿，

即使她知道，至少现在也不会告诉他，于是说：“我想，

可能是两个字，智能与清水重逢。”洪建民故意把“重

逢”这个词加重了语气，让人有点震撼的感觉。 

南珠儿听了，有点生气地说：“重逢？看来我得离

你远点，别哪天咬了我的脸还不满足，再咬我的鼻子；



为了全人类，我也得保护好自己的鼻子。” 

洪建民说：“我想为了全人类，你每天都来咬我，

无论是咬脖子，还是鼻子、耳朵都行。” 

南珠儿看着窗外，没有说话，样子看上去有些惆

怅。她藕荷色的裙子和浅绿色的小衫看上去，既不张

扬，又很灿烂，与她的体形和脸色十分和谐得体；尤

其小衫的领口开气间，配上那露出的双肩以下的那一

小块皮肤，还有一种淡雅的情调，在这个简陋的房间

里，飘散着，弥漫着，温暖着洪建民的寂寥。 

洪建民不想让南珠儿烦，自言自语地说，一个谁

都没有说出的秘密能是什么呢，为什么白泉老师不告

诉我呢？ 

南珠儿向窗外看了看，王纪中正站在净水池的台

阶上，拿着量杯提取水样，动作轻微，而且十分仔细。

那小心翼翼的样子，让人见了，他似乎不是在提取水

样，而是在取出掉在水里的金坠儿。看到这里，南珠

儿想，洪建民的这个同事，真有意思，细心得居然会

想到送创可贴过来。她甜甜地笑了。 

  

自裙子风波之后，南珠儿果然好长时间不来了。

即使来也很少到洪建民宿舍去，仿佛她对观赏蚊子翅

膀的花纹已不再看好，对洪建民也变得淡漠而不感兴



趣。虽然洪建民也陪着她下去做过几次采访，他们在

一起也探讨过第三条定理的某些细节，也不再像从前

那么亲热。洪建民看到这些，也没怎么放在心上，依

然在研究白泉重逢定理，有时间也继续写他的论文，

或者冥思苦想老师发现的秘密。南珠儿不来了，他反

而感到很清静。 

再后来，南珠儿居然和秘书室新来的女孩苏珊儿

打的火热。一对美女，出则成双，入则成对，但也无

可挑剔。 

南珠儿右眼角有一条极其细小，几乎看不见的划

痕，把眼帘向上提了0.01毫米，看上去格外精神。这

道全世界美女都没有的眼角美人纹，让苏珊儿有点羡

慕。有几次她甚至拿着刀片，也想在自己的眼角微创

一道极其细小让人几乎看不见的美人纹。她先在手上

试着划了一下，结果流出了很多血，鲜红鲜红的，吓

得她再也不敢做这样的尝试。南珠儿见了告诉她：“自

己原来没有的，就不要再添上去了，弄不好再多出一

道疤痕，不是适得其反吗？” 

苏珊儿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新分到水库管理局秘

书室负责档案和文秘收发工作的。南珠儿来了，苏珊

儿热情地跑前跑后，有时还陪着南珠儿一起去工地采

访。南珠儿随身有个简易药箱，去工地采访时，开始



自己背，后来就变成了苏珊儿背。 

欲知后来如何，《红树之恋》下章更精彩 

（本章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 

 


